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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两个人。“Come back and see me next Tuesday”是很
多民族音乐学者都会碰到的问题，有时候笔者也会思考，
当“局内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他们在当下真的没有
时间接受你的访谈吗？是他们在用委婉的方式拒绝你的访
谈吗？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质疑你的研究兴趣吗？又或
者是他们对民族音乐学家产生了某种“刻板”印象而刻
意回避？笔者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位教习佳美兰
（Gamelan）的老师同意下课之后接受笔者的访谈，但最后
笔者却被告知更换时间访谈。对于这样的事情除了感到无
奈，更应该去反思：是我们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吗？还是受
访者临时有事？又或者是受访者故意推脱？不管怎样，都
应该去定位自己在田野中的身份，寻找最合适的角色融合
田野，与受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笔者认为，不管研究者
以何种身份进入田野，都应该秉持真诚相待的态度去对待
当地人。
五、田野摄影
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通常以文字形式
呈现出来，但也常常配以给人直观视觉感受的图片与其文
字相互佐证，甚至还出现了影视人类学、民族志电影。在
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拍摄工作同样不可或缺，它不同
于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性拍摄，而是以清晰度和主题性为
基础，并体现拍摄者看待事物的视角与立场。针对这个问
题，笔者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有质量地摄影。以
画面的清晰、流畅和稳定为基本要求，以便于后期案头工
作的分析和视频的展示；二是有针对性地摄影。研究者应
该根据研究议题和内容，去选择性地进行拍摄。面对丰富
的音乐活动时，常常试图尽可能地进行记录，试问大量的
视频音频资料，真的“有用”吗？三是有主题性地摄影。
摄影资料是田野资料的组成部分，摄影者在音乐事项中看
到了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向他人传递什么，都是可以通
过照片和录影体现出来的，因此，必须清楚所拍摄内容的
主题和意义。
此外，笔者还想从田野经验中谈谈摄影资料的取舍问
题。印尼的佳美兰与宗教仪式相关，而仪式中的“音声”
也成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2018年11月22日是印尼印
度教的满月节，笔者参与其中，当所有的信徒同时唱诵祈
祷之时，笔者意识到这是难得的田野资料，但最终还是选
择放弃拍摄，或许是被神圣而庄严的氛围所感染，或许是
出于对当地人的尊重，又或者是对神灵的敬畏。“入乡随
俗”和对“它者”的尊重比起田野资料的获取更为重要。
六、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田野考察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者长期居
住于田野地，观察、记录并参与当地的音乐活动，可以更
广泛地了解当地的音乐文化，更深入地理解音乐与政治、
经济、宗教、历史、文化、语言、娱乐和教育的关系。
民族音乐学的参与观察更多地是参与音乐活动，因而，需
要学习演唱、演奏当地的音乐，这不仅使研究者能够更快
地融入田野，也能更深入地分析音乐本体，兼顾音乐文化
和音乐本体两者。笔者的研究选题与印尼佳美兰相关，因
此，也需要学习演奏佳美兰。佳美兰是印尼最悠久、最具
代表性的合奏音乐，其音阶系统分为五声音阶（Slendro）
和七声音阶（Pelog），不同于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
尽管如此，笔者仍需要学习不同乐器的演奏方法、记谱、
演唱、倾听、练习、感受和表演。一名外国人能够演奏印
尼的传统音乐，能够拉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距
离，当地人也更愿意成为你的“老师”，这无疑能够推动
田野工作的顺利进行。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和方法参与音乐
活动，只要有助于研究者融入田野、与“局内人”建立友
好的关系，都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田野考察不仅是人类学“成人礼”，也是民族音乐学
的“成人礼”。不管你多么认真地阅读田野考察的理论和
方法，但终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
以，去田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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